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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3: It was only 17th century when artists began to treat landscape painting in it its own right. Discuss this issue with the works of Poussin, Lorrain, or the 17th-century Dutch painters.
引言

巴洛克是十七世紀歐洲藝術的統稱。自十六世紀初，德國的馬丁路德倡導「宗教改革」之後，一度失勢的羅馬教庭，在十七世紀時發起了力挽頹勢的「反宗教改革」運動，紛擾達百年之久，終使歐洲成為「舊教」(天主教)與「新教」(基督教)分庭抗禮局面。


在天主教盛行的地區，教會與君勢結合，努力鼓吹雄偉壯觀華麗的美術，既誇耀世俗的宮庭趣味，又追求與壯嚴華麗的舊教儀式相配合; 反之在盛行新教的地區，風氣崇尚自由和科學新知，藝術家的創作不再受到君主或教會束縛及贊助。兩種不同的表現風格產生了表現力量與富足的巴洛克藝術。

巴洛克的風格特色

巴洛克發源自羅馬，其風格承襲著16世紀文藝復興未期的矯飾主義，著重於強烈情感的表現和流動感，還有誇張的戲劇性表現手法、強烈的光暗對比和明快色彩。正反映了當時社會動盪，政教爭權現象。與此同時，在構圖上喜用素描結構，曲線、弧線及對角線等，使整體構圖得以平穩。也表達了人們追求自由和平及對科學探究新知的好奇心。

巴洛克名稱之由來

由於17世紀的藝術風格過份矯飾及誇張表現手法，因此18世紀的建築家把這時期的藝術風格冠以「巴洛克」之名。「巴洛克」(Baroque)一詞源自葡萄牙語“baroco”，意為「不合常規」，特別指外形有瑕疵的珍珠。自此，漸成為藝評家對當時一種華麗浮誇風格帶有貶意的稱呼，後來用以驅別在「精神」及「手法」上與文藝復興期之作品。

巴洛克的發源地

巴洛克之所以起源於羅馬，與法蘭德斯人有莫大的關係。法蘭德斯這個國家處於現今的西班牙、荷蘭及法國之間。16世紀整個歐洲處於烈強爭霸局面，國與國之間不斷進行爭鬥及吞併。就在這時期，法蘭德斯被西班牙、荷蘭及法國瓜分而滅亡。由於這三個國家仍處於戰亂，加上當時的意大利成功地抵禦天主教徒的宗教教革，天主教廷在反宗教改革及教廷復興運動下顯得更有活力 ; 作為天主教徒的意大利藝術家須要以其作品彰顯教廷的權力、威信及將聖經內的話語變得使人感覺真實。巴洛克畫的濃烈感情和令人信服的現實主義風格正好滿足當時的需求。羅馬因而成為藝術家的烏托邦，法蘭德斯的藝術家便紛紛向南遷移到羅馬。移民潮的發生，衝擊了當時羅馬本土的藝術家及法蘭德斯的藝術家捨棄原有的風格，按當時的政治、宗教及世俗取材，務求突圍而出。「巴洛克」藝術就在這種動盪、渴望自由及對科學充滿好奇的環境下孕育出來的。

不同地區的巴洛克

17世紀期間，「巴洛克」藝術漸漸遍及歐洲其他國家，但由於各地的政治、宗教背景及世俗生活的差異，衍生了不同的巴洛克風格。大致可分為以下幾種: 法蘭德斯的巴洛克、西班牙的巴洛克、荷蘭的巴洛克、法國的巴洛克、意大利的巴洛克、英國的巴洛克和德國的巴洛克。


法蘭德斯的巴洛克主要由「宏偉風格」( Grand Manner ) 和「珍小風格」( Little Manner )組成。「宏偉風格」著重華麗細膩的戲劇佈局，人物選取原用神話、宗教及宮廷。而「珍小風格」則以風景、靜物及風俗畫為主。但兩者也對光線之運用十分講究。

西班牙由於以教廷為中心，畫作仍保持華麗嚴謹作風，除了國君及貴族外，題材亦下放於有關宮廷的宮女或靜態物品等，亦開始注重光暗對比及空間。

荷蘭在1597宣佈獨立，但其後超過30年仍糾纏在戰亂中，人民渴望自由，不再受到宮廷繪畫及宗教繪畫的拘泥，故能從周遭的生活與自然界擷取畫材。另一方面，商業及科學發達，使中產階級暮起，巴洛克漸轉向“人”和“自然”的風格。這時的畫家為了謀取生計，往往會透過畫商在市集或公開場合兜售他們的作品。為了方便藝術家在市場兜售和滿足商業貿易，封度細小的世俗畫、風景畫及靜物畫應運而生，後來成為主流，更有「荷蘭小畫派」之稱。

法國受到天主教統治，聖經人物作為主體是少不免的，但也夾雜了神話及世俗思想的風格。

意大利保留著希臘神話及羅馬教廷為中心，藝術作品上處處顯現動勢及權力。

英國在1666年的倫敦大火，刺激了藝術創作，尤其是建築物重建，因此巴洛克在英國盛行，並傾向於古典主義，兼帶華麗式的設計。另一方面，17世紀工業革命，大量工人失業，中產階級欺壓及剥削工人，社會貧富懸殊。因此取材於道德的風俗畫盛行，以諷刺社會不平現象，而且深受推崇，也加強現象的道德判斷力。風景畫上，喜用取自荷蘭風景畫家手筆的風格，但加強了天空光線明亮度，溫暖感而人物的姿態較為隨意及散發自由氣息。


德國受巴洛克的影響雖然不及其他國家，但在德國教的天花板頂棚畫，往往出現旋渦式的構圖和舖陳出戲劇性氣氛的頂棚畫。而部份的頂棚壁畫更以巴洛克混合了洛可可的傳統，製造出色光明亮，優雅，同時帶有神話、傳奇及歷史表現的一種幻想風格。

兩個重要的巴洛克畫家：Nicolas Poussin普桑和Claude Lorrain 克勞德．洛翰

Nicolas Poussin普桑 (1594-1665)

普桑生於諾曼第的一個小鎮。十四歲時獨自到巴黎學畫，三十歲時去到他夢寐以求的城市—羅馬；在當時創作了許多重要的畫作。直至1640年路易十三與其大臣黎希流樞機主教的說服下，普桑返回法國繼續作畫的生涯。

他晚年逐漸把繪畫的重點由人物畫轉向風景畫，更成為風景畫的傚傚者。在1620年代後期，普桑的作品幾乎地全是為意大利和法國的私人收藏家而繪畫，其中包括Death of Germanicus。

在當時繪畫大型壁畫及祭壇作品的能力是畫家才華的指標，歷史畫在當時是崇高和被受推崇的類別，他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歷史畫畫家，他發展出畫框畫(Easel printings) 或稱手提箱畫(Cabinet sized pictures)，並提出一套模式理論，意圖使每幅圖畫達到情感上的統合。

普桑的畫代表了放棄意大利式的感情巴洛克畫派，但同時並沒有犧牲任何巴洛克的豐富和飽和的脫俗氣色。在某一方面, 他的畫畫取向與文藝復興較相近，為巴洛克注入嚴肅及附有清亮光射線的控制下的古典色彩。

風景畫在17世紀時衍生成為獨立的風俗畫 (genre)類別, 法蘭德斯畫家 Paul Bril (1554-1626) 及德國藝術家Adam Elsheimer (c1578-1610) 為風景畫注入神秘的色彩。同時期的Annibale Carracci及Domenichino (1581-1641) 發展出一種明確的文學風格，這種風格的風景畫由普桑及洛翰帶至最尊貴的史詩的地位。Salvador Rosa (1615-73) 將風景、彆扭的樹、山崖及廢墟等浪漫風格注入風景畫。 

Claude Lorrain (1600-82) （克勞德．洛翰）

原名Claude Gellee， Lorrain（洛翰）使他更富法國氣色。洛翰與普桑的整個事業生涯都幾乎在羅馬，但羅馬貴族特別喜歡洛翰的風景畫氣氛，他的風景畫可以喚起羅馬的平原景色、畫中附有的構圖的故事，如作品Cephalus and Procris Reunited by Diana。洛翰的風景畫在他在生時已漸漸流行, 其作品大量地非法複製以滿足需求。
洛翰是第一位畫家觀察太陽在晨曦、午間和傍晚所呈現的不同光線，透過仔細的研究而表現出不同的氣氛美感。他浸淫於大自然景緻中，然後回到畫室再以古典風格來構佈畫面，並加上神話、歷史或聖經故事來增加趣味性。他又研究羅馬鄉間的畫作，以黃褐色的淡彩加上紅粉筆來創作。洛翰的構圖方式比普桑更為多變，而他的風格主要來自後期矯飾主義畫家的傳統，將畫面分成深的綠褐色前景、鮮綠色中景和蔚藍的遠景。構圖方面有些來自歐洲北方的傳統，畫面以籠罩式的氣氛達到統一的面貌，並以明亮流動性的手法來表現風景。在海景的表現上，是他特意前往那不勒斯時觀察研究的成果，水光粼粼的美麗效果，以夢幻般的宮殿作為點綴，產生如詩的境界。

洛翰也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但他的手法並不如普桑般表現著「理智」和接近古典派，而是富有創造力的意像風格，他的人物畫較弱，風景畫則有一種抒情風味，由於對霧氣與陽光的表現有獨到之處， 對於十九世紀的英國風景畫有重要的影響。

洛翰的作品評賞

The Judgment of Paris

The Judgment of Pairs充滿戲劇情節， 畫中的四個主要人生 (第五位是抓著媽媽背部的Cupid) 在畫中有頗大的比例， 他們獨立分開， 畫的場景捕捉了他們《Paris（帕里斯）、Juno（婚姻女神）、 Minerva（ 米娜娃）》進行辯證的一刻。婚姻女神是首先發言的三位女神，她向帕里斯指出自己是對於帕里斯是最美麗的；帕里斯則棲息在石上，對於婚姻女神那有活力的辯說幾乎招架不來；而米娜娃是聰明的女性，她適宜地將自己抽離，免於陷入辯證當中。洛翰甚於喜愛金色的光線，把正在附身擊涼鞋帶的米娜娃的哲白身驅襯托起來。

The Marriage of Isaac and Rebekah
以現在的美學而言， The Marriage of Isaac and Rebekah 似乎比 Judgment of Paris 優勝；前者畫中人物較為細小，掩飾了洛翰不精於畫人的弱點；在聖經的文獻當中，這個婚禮婚禮對於亞伯拉罕廷續後代十分重要，由於取景視線由高向低，畫中歡欣地跳舞的人變得較為細小和不重要，似乎與觀者並不親近，由標題可以看出洛翰也體會到這一點。風景儘管朦朧不明和古老的感覺，不但沒有抵觸婚禮的氣氛，反而使主題更為凸顯。

Landscape with Ascanius Shooting the stag of Silvia
這幅畫的主題比洛翰其他作品為特別，這也是洛翰的最後作品，在這幅作品中再次展露寬敞廣闊的大自然，但同時也受到殺戮的實在和死亡感覺所觸動，畫中古羅馬城的和平被毀。洛翰將畫中的張力都集中在Ascanius 拉箭狂弦、勢待發的一刻，反映出世界在恐懼中等候、雄鹿和人的三角迷離關係 （祗耍Ascanius 退下箭弦就可解除），即使對傳說一無所知也能猜出結果；但我們確實殺了神聖的雄鹿，結束了現有的和平，每天報紙上刊載的每則悲劇在這幅偉大的畫中若隱若現。
普桑的作品評賞

Shepherds and Arcadia
在十七世紀受教育人士的心目中，Arcadia（阿卡狄亞）是祗有園牧歌式純樸生活的地方，相傳是在希臘的南部山區中央的平原上。Let in Arcadia ego一詞的起源已無從稽考，意思是我這個已死的人也曾到過阿卡狄亞又或是「我死神也在阿卡狄亞」。

普桑曾以Death in Arcadia為題目作畫兩幅，第一幅畫於1630-1632年間, 在這幅畫中牧羊人在阿卡狄亞發現記有不安的字句的墳墓時, 表現得向前繃緊、膽怯的面對著那發現。第二幅Lourve 版本, 原名Happiness Subdued by Death ) 畫於1630-40, 畫中的牧羊人反應較為輕鬆, 他們思考著碑銘的意思, 四位牧羊人都自由地表情和感情反應, 毫無疑問普桑要令觀者清楚每個人都有獨立性。

普桑所畫的阿卡狄亞是一個沉靜的地方，甚至牧羊人不用話語而以手勢溝通，他們初見墓穴時表現得迷惑而並不是懼怕，那個碑石提醒他們在此之前，這個美麗的地方也有人居住。這幅畫的動力視乎觀者的個人背境，我們祗有感情地理解死亡及認知渺小的人類歷史才可以到達人類的完美境界。

The Funeral of Phocion
普桑的精湛藝術盡顯在The Funeral of Phocion當中，這幅畫記載著一個故事，這個有道德教化的事情令普桑有所感觸；Phocoin是一個雅典將軍，為人愛好和平，正當大多數人都主張繼續攻打馬其頓時，他則主張和平，他的敵人利用雅典的民主制度將Phocion置於死地。Phocion的屍首由兩個僕人帶走埋葬，他們抬著屍首穿過洋溢著古典活動的世界，背景是一個大城市的模樣，有半球形的朱比特神廟和以及祥和而忙碌的居民。

這幅畫外表看似穩定，但被那兩個在前景不快樂的人所戳破了，他們憂鬱地橫過文明的地方，將Phocion的屍首帶走埋葬，他們的工作反映公義被嘲笑，忌妒得到勝利，這種交叉的對立是顯而易見的；畫內祟高的概念和完美的技法使場景甚為吸引，普桑或許會令人覺得恐懼，但確實值得我們為此消神。

The Holy Family on the steps

驟眼看來，這幅畫並不是風景畫，概括地說這種說法倒沒有錯，皆因畫中重要的人物都在正中，組成等邊的三角形，座落在台階上，台階成為一個底座及分界線。聖母瑪莉是耶穌在凡世上的守護神，她高舉赤祼的小耶穌讓我們清楚地看到，小耶穌向前傾向表弟施洗約翰，約翰和他的母親的注意力都朝向瑪莉的孩子身子。

約瑟謙卑地坐在陰影裡，腳掌被光照射，這種令人出奇的手法有助平衡畫面的注意力。在台階下的生果籃象徵著這個家庭是世界獨創性之根源，在約瑟附近的古典花瓶勾起人對希臘的回憶，而那盒子令人回想三皇來朝和他們的名貴禮物。物件鮮艷地放在底線上，畫的引力由此上升，將觀者的視線牽引至欄杆和楝樑去，由門廊帶至無限邊際；這一家人當然不是坐在一個真實建築物的入口，雖然並不對稱，但是極其理想的入口。這世界的壯麗也不對稱，祗有聖家族完美的平衡擁有純然理性之美。畫中蘋果，由代表我們人類的約翰呈獻給聖子。

造成人類墮落的水果在此得到救贖，排列整齊的柳橙則暗示救贖已經發生。瑪莉高舉著耶穌，彷彿祂是活的水果。普桑的畫作永遠有著強烈的寓意，但絕非是故弄玄虛的或祗是觀念上的聰慧。他總是將理念沈澱之後，才以適當的形式呈現。這幅畫有一股上升的力量，這力量來自反覆出現的垂直線，以及連續的水平石階的巧妙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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